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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彩风·随笔

我决定每周给自己设一个“戒网日”，在这一天里，一心一意地去完成每一件
事，郊游、种花、收拾屋子、看书……不被网络所羁绊，安心享受幸福。

“戒网”感受幸福

原创首投 稿费从优
zhout9461@163.com

叶教授著作等身，在业内像一座
山，仰之弥高；在生活中普通得像常
青藤，有菊一样的陈老师做伴，淡定
而旖旎。

【若有所思】

陪你去认真

□翟明明

【生活手记】

【洛城随想】

□胡凯

我们回去的时候，十字街已不再喧闹与拥挤，只偶尔能听到有人在猜枚，有人
在诉苦，有人在欢笑——我想，这也许是十字街最可爱的地方。

□蔡源霞

小时候，无论是三复街的奶奶家，还是东大街的婆
婆家，老城十字街都是一个随便溜达着就能到的地
方。我最早留意它，是因为家住陕西的二爷爷每次到
洛阳都会说：“走，去十字街喝汤。”

二爷爷是爷爷最大的弟弟，很早的时候就在陕西
扎了根、成了家。在爷爷去世后，他便借着在铁路工作
的便利，经常回洛阳看看。每次到了以后，他都和奶奶
聊些家常，然后跟我的爸爸和叔叔去喝汤。

掌灯时分，二爷爷、爸爸和叔叔会一起走在街上，
我则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他们说笑着，到十字街北
头那家地摊儿上吃不翻儿汤。

我现在仍然记得，在卖不翻儿汤的小车前面，爸爸
或者叔叔在热气蒸腾的汤锅面前张罗着什么。

有时候，我也会凑上去看个究竟。就是一口大锅，
锅边摆着各种调料、鸡蛋皮、韭菜、虾皮等。

老板的小推车就在那里摆着，上面有一个一面开
放的玻璃柜，路人可以通过它看到里面的汤底和食

材。玻璃柜开放的那一面，留给老板备汤下料。
爸爸和叔叔一个去张罗着买汤，一个陪着二爷爷

聊天，询问他的身体和陕西那边叔伯兄弟的情况。
汤来了，大家不再言语，只是喝汤。
回想起来，那时候，爸爸、叔叔和二爷爷并排坐着

喝汤，是真的喝汤——不再去想爷爷的早逝，不再去想
奶奶的不易，不再去为将来思前想后。喝汤，只是喝
汤，他们需要这样一个短暂的时间，什么都不想，什么
都不牵挂，只是用嘴吹着碗里漂浮着的韭菜，用筷子拨
开那张往往要后来才吃的不翻儿。

入夜时分，路旁的叫卖声不时传来，路人的脚步
声间或出现。等喝完汤，二爷爷便会点上烟，看看我
们，望望街头，脸上虽是轻松的微笑，却总让我觉得他
在沉思。

我们回去的时候，十字街已不再喧闹与拥挤，只偶
尔能听到有人在猜枚，有人在诉苦，有人在欢笑——我
想，这也许是十字街最可爱的地方。

30年前，只因我喜欢的语文老师
经常提到一个叫叶鹏的人，我便崇拜
起叶鹏来。

叶鹏，洛阳市著名学者、教授、文
学评论家，著有《扫叶小品》《谈创新》
《论精神胜利法与典型阿Q》《论文艺批
评》《论陶渊明》《灵台叩问录》等作品，
对我来说，他是高山仰止般的存在。

30年后，我做了一名医生。前一
阵子，81岁的叶鹏教授生病住院，成了
我的病人，这让我得以结识仰慕已久
的叶教授，也有幸认识了他的夫人陈
浅苹。

陈浅苹83岁，是医学界的前辈专
家，我尊称她为陈老师。

陈老师告诉我，他们的子女皆学有
所成，散居在国内外。她语气平和满
足，我明白她话里的意思——她认为自
己独自照顾叶教授，既天经地义，又合
情合理。

叶教授刚入院时，病情凶险，不得
不下病危通知书。我把病危通知书递
给陈老师签字，还没等我开口，她便平
静地说：“尽力就好，您辛苦了。”随后，
她给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她的举动令
我吃惊，更令我感动。

叶教授的病情好转，部分意识恢
复，便要求下床。为预后考虑，我和
陈老师强制他卧床，他就操着江浙
口音大声反驳，显得有些焦躁。陈
老师抱住叶教授，怜爱地轻抚他的
脸庞，温柔地说：“乖乖，听话！很快
就没事了……”陈老师就这样抱着叶
教授，直到叶教授慢慢入睡。如此和
风细雨，令人动容。

叶教授的身体恢复得很快，我只
是尽了一名医生对患者该尽的责任，
陈老师却每在我查房的时候，都对我
表达谢意。

满头华发的陈老师，悉心照顾着
华发满头的叶教授的饮食起居。她
说：“叶教授生性恬淡，平时喜欢做饭，
做学问时认真，至今还坚持一年写一部
著作。只是人老了，经常生病，在近20
年的时间里已经住院23次了。”陈老师
说这些话时，我看不到她的忧愁，看到
的是她“可以陪你走下去”的知足。

叶教授著作等身，在业内像一座
山，仰之弥高；在生活中普通得像常
青藤，有菊一样的陈老师做伴，淡定而
旖旎。

叶教授认真地过着每一天，陈老师
认真地陪他过着每一天。

这，真好，让我动容。

曾经，我看到网络上有这样一个问题：把你放逐到
山里，吃穿住不愁，笔墨纸砚和书都有……只是没有网
络，没有电视和手机，跟外界唯一的联系是写信。3年
给1000万元，你干吗？

初见这个问题，我想，傻瓜才不干呢，这是多么原
生态的生活，还有字可写、书可看。可是，我刚看完这
个问题，家里便断网了，原来是小区在改造管道时不小
心碰断了网线。

我该怎样形容我的心情呢？我一边祈祷上帝赶快
修好网线，一边埋怨改造管道的人。没有网络的我，像
个傻子似的在家里团团转。

“你不是说可以3年没网吗？这还不到3分钟，你
就受不了了？”老公嗤笑道。

我白了他一眼：“1000万元拿来再说。”
那一天，网络直到晚上才恢复。那一天，我干了很

多事情，洗了床单，晒了被子，把书箱、衣柜都收拾了一

遍，看了一本书，练了一个小时的字……但是，天知道，
那一天我的心情糟透了。

网络通了，我却很累，不想上网，只想上床睡觉。
一夜好梦，第二天神清气爽地起床，我忽然发现，我很
久没有过过前一天那样有意义的日子了。

以前，我做什么事都不够专心，打扫屋子的时候，
做几分钟便到电脑前瞅一眼，看有没有人给我发信
息，或者已发的微博有没有人评论。在练字的时候，
一定要打开网络电视，至于书——网络小说倒是看了
不少……原本踏实的我变得浮躁起来，很难一心一意
地去做一件事。

并非网络不好，我们依靠它完成了很多不可想象
的工作，只是沉溺其中，便会对自己造成伤害。因此，
我决定每周给自己设一个“戒网日”，在这一天里，一
心一意地去完成每一件事，郊游、种花、收拾屋子、看
书……不被网络所羁绊，安心享受幸福。

十字街的不翻儿汤
《洛艺不绝》之洛阳味道

（
资
料
图
片
）


